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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新作聚焦

周周瑄瑄璞长篇小说璞长篇小说《《芬芳芬芳》：》：

绽放在中原大地上的女性之花绽放在中原大地上的女性之花
□李 锐

读周瑄璞的长篇小说《芬芳》，仿佛打开记忆闸
门，时代的沧桑巨变和人物的悲欢离合，随着作者质
朴真诚的笔墨次第展开。作品中杨家兄妹的奋斗故
事，像历史的一面镜子，映射着一代代女性奋斗史。
质朴的乡音、温暖的亲情、丰盈的故事、迥异的人物，
让人感慨时代快速更迭的同时，也思考不同时代背景
下的女性命运。

小说中的杨姓，是作者匠心构筑的豫中平原前杨
庄的一个家族。一条过道，七个男丁，结婚生子，繁衍
葱葱茏茏的下一代。而书中的女性，就是这枝条上次
第绽放的花朵。书中的白氏、魏春棉、罗巧芬、杨烈
芳、杨素芬、杨丽雯、杨小秋、杨烈芹、杨小蝶、杨小桐
等，她们或健硕、或羸弱、或开朗、或静默，她们的喜怒
哀乐、爱恨情仇，既藏匿于灵魂深处，又浮现在日光之
下。

杨烈芳是杨全本夫妇抱养的女儿。她半岁有余，
黑黑胖胖，笑起来两只眼睛秒速变小。这位不知来自
何方的小闺女，自从被抱进杨家，就没把自己当外人，
小小的她，在杨家同龄人群里，无论争啥从不吃亏。
人们常说三岁看老，此女不可小觑，起小名“大烈”。
等她能帮妈妈干活时，家里家外、田间灶前，常常摇晃
着她小小的身影。她口齿伶俐、干活麻利，更让人惊
叹的是，当妈妈因哥哥接连考学失利而自尽之后，上
初中的她果断辍学回家劳动，面对家庭的贫困和不
幸，爆发出坚强的抗压力。

大奶奶家的杨全堂有杨天德、杨天顺和杨天庆三
个儿子，可谓男丁兴旺，却因成分不好又家徒四壁面
临娶妻难。近30岁的杨天德隐瞒年龄，好不容易娶
了个十七八岁的妻子，却是一个头发稀松、身体扁平、
满脸皱褶、身高1.4米、体重70斤的女人。即便如此，
妻子罗巧芬在婆婆和两个弟弟心中也是至宝。她虽
娇小羸弱，八年内却生了三个儿子。

杨烈芳的养母白氏也是作者笔下一位命运悲苦
的女人。她是千千万万个农村勤劳母亲的代表。丈
夫的嫌弃，儿子的一再高考落选，让这位没日没夜负
重劳耕的女人，面对生活的极度贫穷和身心的超负荷
劳累，她在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时，决绝地上吊
了。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她的命运留给我们的又
是怎样的追思和考问？小说中杨烈芳的刚烈和坚韧，
也反衬着堂妹杨烈芹的柔弱和矜持。但是一贯温驯
懂事的“小烈”，自从到邻村看戏和豫剧团打锣的青年
目光相遇，到她决意走出乡村去外地打工，又透射着
她骨子里的觉醒和反叛。

杨小蝶以母亲为镜反观自己的人生，审美意识和
自我价值的提升，支撑着她勇敢迎着世人异样的目光
走进南方的工厂。但绚丽世界里那些异样的光，又成
为她刺向自己胸膛的一把匕首，当她把绳索套上自己
的脖颈，留给读者的又是怎样的疼惜与诘问？

杨烈芳的八婶金环，追随着英俊的八叔从城郊落
户前杨，在村人羡慕的目光中盖好三间新堂屋。一地
鸡毛的生活，扫荡着她昔日的青春，撕裂着她体内的
暴躁和狭隘。曾经被晚辈喜敬的八婶，最终蜕变为一
个斤斤计较撒泼耍赖的悍妇。面对前后蝶变的人生，
谁又是她生命如此不堪的操盘手？

那些活跃在作者笔下的女子，在特殊年代超负荷
背负着女人的特有使命。当时代的灰尘遮蒙女性靓
丽的容颜，岁月赠予她们的似乎只有被动地接纳、承
受和劳作，即使这样，她们依然韧性地活着，面对贫困
的生活和疲累的肉身，唯有用生命的全部，来支撑他
们贫穷的家。

作品中的女性离我们遥远又迫近，共情着她们困
苦平凡的命运，抚摸着标刻在她们身上深深的时代印

痕，感慨她们为生活奔波、为孩子辛劳、为活着挣扎、
为尊严而忍辱负重的精神品质。

《芬芳》中的众多女性，幸福指数和命运走向无不
跟她们所嫁的男人息息相关。在农村，美丽的女子出
嫁后应该是被婆家待见的，可偏偏二闺女杨素芬就被
丈夫抛弃了。在人人崇拜“商品粮”的年代，一张“农
转非”的调令，既能改变一个男人的命运前程，更能调
动一个男人的卑劣人性。杨素芬贤惠柔弱的外表下
是一颗异常自尊的灵魂，面对丈夫的抛弃，她下决心
离婚，和女儿相依为命，自此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
凭着自己的心灵手巧赚钱维持生活，女儿杨小秋乖巧
懂事，杨家对她也格外照顾，大学毕业后在市里当了
一名语文老师。素芬含辛茹苦供女儿成才，让孩子成
为令前杨人羡慕的“城里人”，她是单亲家庭中坚强母
亲的一个缩影，虽平平淡淡，但却自强自立，成为作品
中一道清丽的风景。

《芬芳》30多万绵长的文字，承载着周瑄璞浓烈
的乡愁，她对故乡倾注着无限眷恋，深情地描绘着乡
村的过去、今朝和未来。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朵女性之
花，在她的笔下都鲜活质朴、可感可触。她们明净的
人性辉光是对自然乡村真切的映照，也是农村女性群
像在时代画卷上的真实呈现。作者在杨烈芳身上泼
洒的笔墨浓厚而恣意。从辍学开始，一路奋力拼搏到
人生赢家，清晰展现了一个农家女孩不向困境低头、
追求理想生活、奋勇搏击的坚毅品质。

杨烈芳从母亲上吊那天起，就成了家里的小主
人。为了供哥哥继续高考，她在寒冷中忍着饥饿，机
灵地和顾客讨价还价卖红薯。更可贵的是，她遇事胆
大、心细、脑子灵、嘴巴巧，辩个理管个事谁也不是她
的对手。劳动之余，她借好朋友琴琴的课本自学了初
中、高中的全部课程。当哥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
她也在一次县城招工考试中被录取。走出乡村的杨
烈芳，在繁华的大都市搞销售、做物流管理、开饭店、
卖玉器、做视频号、创办“人生旅途”网站等，一路摸爬

滚打，独闯世界。杨烈芳在纷杂的大千世界中坚定了
意志，成为杨家众多女性中最有个性、魄力和精神气
象的一个，释放着强大的女性魅力。

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就在于它庞大的信息含量
和丰富的人物故事。《芬芳》的枝条是繁茂的，香气是
浓郁的，画面是缤纷的。但繁花似锦的背后，有命运
的无可比拟，也含人性的贪婪无知，归根到底是自我
认知的高低差距。

《芬芳》以时代变迁中中原女性的生存环境、成
长背景和奋斗足迹为主要书写内容，原生态的乡村
面貌、原汁原味的乡村土语、个性鲜活的乡村人物和
随人而变的乡村场景，在其笔下次第铺展，缤纷呈
现。它既是周瑄璞追忆乡音、回味乡愁、展现时代
更替的一部倾力之作，也是她为新时代的中国乡村
塑像立传的匠心所在。她通过《芬芳》为故乡发
声，为农村留影，为时代奉献一首同频同振的“山乡
巨变”曲。

每个时代都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着女性，一代
又一代的女子立足现实，用坚毅的品质活出她们各自
想要的模样。如今，走出乡村的女孩怀着赤诚的爱来
反哺故乡，她们把繁华世界的新潮理念带回乡村，为
它补充新时代文明的精神营养。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李佩甫先生在《文学的标
尺》中的一句话：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我们在周
瑄璞精心构设的《芬芳》这块沙盘中，透视了一代代农
村女性在不同的时代浪潮中，不屈服于命运困境，不
屈服于生存压力，执着地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成长。
更清楚看到作者在褒赞女性之花盛开的同时，也在有
意无意中把淡淡的隐忧寄付于文字背后。面对21世
纪的时代巨变，当农村一望无垠的土地上，越来越多
的女性之花移位城市，那些曾经滋养慰藉一代代人的
乡村文明，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承延续和繁荣振兴？
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命题。

（作者系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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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出独特的“这一个”
——评喻军华的长篇小说《奔跑吧，马瑶》

□李朝全

小说的一大功能是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喻军华
的长篇小说《奔跑吧，马瑶》的主人公是一个女孩。故
事的主要情节也是关于这个叫作马瑶的女孩的身心
成长历程，塑造了一个形象饱满而独特的人物。

小说的上半部以男主角唐耀华为叙述者，聚焦
唐耀华和马瑶在大学期间的爱恋纠结，展现了热情
似火、渴望爱情的大学男生唐耀华和对爱情充满困
惑，既渴望爱与被爱、又畏惧爱与被爱的女孩马瑶。
在这一部分，马瑶是一个遇到真爱时却被动退缩的
形象，性格的内在纠结和冲突明显。这个人物显然是
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她对于唐耀华的真挚情感欲迎
还拒、欲罢不能，在进退两难中，既纠结又享受这份
清纯的爱。于是，她选择了逃离和躲避，去云南支教、
创业办幼儿园等，一再延迟或拒绝对真爱的接纳。在
这里，马瑶的摇摆不定和她的进退失据被展示得相
当充分。小说主要围绕着大学生马瑶投稿的一篇小
说《不一样的焰火》而展开。唐耀华因这篇小说而对
马瑶心存同情，经历了从认同、接纳到热爱、执着的
情感演变过程，这个过程让人感觉是可信的。而马瑶
对待情感的态度也是可信的，因为这是一个有过曲
折经历，身体和情感都曾遭受过创伤的女孩。艰辛坎
坷的生活经历导致她扭曲变形了的心理及思维方
式，她不敢爱，也不会爱、不能爱，在相当程度上似乎

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小说呈现了马瑶沉陷在爱
恋之中而不能的痛苦，她不得不转移自己的情感，她
白手起家开始创业，创办幼儿园、设立教育基金，开
展种种社会公益事业等，以寻求情感的转移或传递。
在这部分，马瑶无疑是一个爱情上“逃跑的新娘”，这
与她在职场事业上奔跑的姿态、积极上进的拓创和
逐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她正是希冀通过这
种不断“奔跑”，通过上进、奉献、付出，通过创办幼
儿园、奔马堂教育助学基金会等，来弥补内心真爱的
缺失。

小说的下半部分《不一样的焰火》，与前半部分形
成了“互文”，既是对上文中提到的马瑶投稿《不一样
的焰火》的呼应，也是对马瑶“这一个”人物的剥开与
剖析，揭示了马瑶之所以成为如今这样一个矛盾复合
体的心路历程，堪称是“人物前传”。小说在这一部分
以女主角马瑶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描述了一个15岁
的女孩突然丧失父母，与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执拗
地步父母后尘进城打工、自强自立，独自养活姐弟俩
的艰难历程，特别是通过描写她当上服务员以后所感
受到的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尤其是那样一种几乎可
能丧失人格与尊严的生存，真实地揭示了一个努力朝
前走的女孩扭曲变异了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她在情感
纠葛中所获得的另类成长。在成长过程中，她既受到

了深切的侮辱和伤害，也感受到了真诚的爱和力量。
她不寻常的成长过程决定了其人格和性格的两面性
与复杂性。

小说上下两部分实际上采用的是倒叙的方式。两
部分内容汇合成了马瑶完整的成长历程。可以说，小
说正是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引导读者翻开了马瑶这
个“异样”女孩生命和心灵的册页，塑造了一个栩栩如
生、真实可感的青春少女形象，总体基调有些感伤、怅
惘。但唐耀华这个人物是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他让
人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和对于生活的热爱、爱情的渴
望，是一个阳光、上进的青年。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传递出年轻人积极、正面
的奋斗精神，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
也反映出了青年一代成长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别是
像马瑶这样带有问题或遇到困难的孩子的成长。她所
遭遇的特殊的困难及其困境，以及如何走上健康的成
长之路，亦引人深思。

小说的语言比较熟练流畅，但是在结构上似乎有
些刻意为之。此外，除了主要人物之外，其他人物的描
绘塑造也比较简略，故事不够完整，形象亦不够鲜明。
期待作者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创作领域深耕深挖，继续
写出更为厚重、更有思想力度的小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诗是一己情感的表达，“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便成
为诗人们穿越古今的不朽吟唱。诗是时间的动情流淌，

“歌诗合为事而作”，叠加了诗情的叙事使原本质朴的时
空焕发出丹彩的光泽。做诗人不易，须有诗心诗眼，方
能长久地葆有洞穿年轮的创作活力。作好诗不易，既要
站在思想的高点俯瞰尘寰，又要赋予文本适当的形式使
之在世间流传。

王久辛诗集《蹈海索马里》在新时代的诗坛卓然出
世，诗人用一以贯之的缘情写物手法，将时代风云与心
底波澜融会笔端，实现了对既有创作风格的深化与升
华，完成了又一次诗情的集结与诗格的蜕变。翻开诗集
的扉页，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洁白的底色和简素的篇目，
一如作者旧作《狂雪》中漫天皆白的雪花，纯洁而真挚、
高亢而深沉。细读诗集的章句，回荡心头的依然是巍峨
的长吟与雄强的壮思，一如作者旧作《致大海》《香魂金
灿灿》中思想的鲸涛和灵魂的晖曜，绮丽而飞扬、优雅而
崇高。与以往不同的是，诗集中对于诗意的追寻在时间
与空间、内容与形式、历史与现实、感官与心灵的张力中
得到了强化。在《蹈海索马里中》，我们会读到诗人对现
实的追索、对历史的烛照、对心灵的叩问、对形式的突破
和对传统的回归。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诗人对诗歌精
神的不懈坚守和时代风貌的赤诚礼赞。

诗集的第一辑多是历史与现实遥相呼应的军旅诗
作，我们可称之为强军路上的金戈之声。开篇的《军号
考》以军中晨跑“踏踏踏”的节奏连贯全篇，以军人步履的铿锵书写军号声调的嘹
亮，虚实相生、奇思飞驰。以复歌的形式结构诗篇，本是古今中外诗歌作法的应有
之义，这不仅源于诗歌词曲一体的传统，更满足了接受者对于诗歌音韵节奏的审美
需求。马雅可夫斯基如楼梯般盘旋的诗歌韵脚，《诗经》《楚辞》的诗句中反复出现
的首尾嗟叹，都是这一传统的经典写照。《军号考》在接续这一诗歌传统的同时，又
加入了诗人放大的感官和充沛的想象。在诗人的感知中，军号是森林中百鸟的合
鸣，是大提琴低沉的苏醒，是响遏行云的万雷排空，是英雄心底相伴一生的震撼
与激荡。诗人的感官在创作过程中是无限开放和拓展的，他可以听到水中游鱼
的对话，可以捕捉风中花开的声音，这种感官的放大在作者第一辑另一首诗作
《芦花白，芦花红》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当抗日烈士朱凡的身影出现在作者的诗
眼之前时，“我觉得/湖岸上所有人家/都看见了/包括/湖中游戏的鸭群/水中漫
游的翔鱼/即将收束的/最后一缕晚霞/悄悄/东升的月亮/都看见了/她笑容幻化
的身影/一只白天鹅/或红喜鹊”。放大的感官使诗人更加敏感地觉察到历史人
物的每一个心理表情和历史事件的每一处深刻含意，在纤细入微的笔触中结构
出宏大永恒的主题：“汉奸/这是一个令人胆寒而又畏惧的耻辱/英雄/这又是一
个/古老而又现代的精神境界啊。”同样的敏感在第一辑中《望着朱德元帅的眼
睛》《窑洞欣赏》等诗作中也能清晰地看到。在前一首诗中，诗人写道，“魂/在地
下蹿动/像地火在泥土深处燃烧/在他的眼里燃烧/一只凤凰从熊熊燃烧的火焰
中诞生”；在后一首诗中，“浸入灵魂的感觉/使我看见/父辈当年锃亮的意志”。
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尽最大可能采取灵魂摄入的方式去感知历史与现实，从而为
读者呈现出一种现场感极强的诗歌体验。在第一辑的革命历史系列《霜晨月考》
《师长在黄昏时分倒下》《青杠坡上的精灵》《极限的肉搏》和强军现实系列《“飞
鲨”在一群鱼的眼睛里翱翔》《金孔雀》《甜蜜的橙子》《蹈海索马里》等诗篇中，作者
的诗眼从未在绵延的时空中缺席。随着一行行诗句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了
英雄群体最为细腻的表情，也看到了英雄主义最为清晰的面容。因为细腻清晰，故
而真切动人，我们甚至能触到诗中人物的脉搏，听到他们的呼吸，感受到他们心绪
的起伏。这种由诗心的共情而触发的时空共振，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也
是诗歌开启人智、教化人心的必由之路。

诗集的第二辑多是诗人游历山河的触景之情和抚今追昔的怀古幽思，我们可
称之为赤子云游的精神回归。这一辑诗作的题材是多元杂糅的，但我们仍能通过
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和内在贯通的逻辑对之进行大体的把握，将之分为山水、时
节、古迹、先贤四个主题。山水主题包括《岭上云游》《大地风骨》《一滴从上往下滴
落的水》《月的湖，湖的月》《巴马的水》《湖畔夜眺》等诗篇。作者笔下的山，不仅有
妩媚的丹青与缠绵的云雾，更有硬朗的轮廓和结实的棱角，它连接着天地，支撑着
乾坤。“天开海岳/雄襟万里/嶙峋峥嵘/苦难风流”，山是大地的风骨，也是诗心的奔
赴，“我只想做你海岳天开的一寸筋/雄襟万里的半厘骨/我要把自己/融于这云水
下的万重泥宫/吃劲地为你亿万丈的高耸/而尽我的终生”（《大地风骨》）。

如果说山岳是诗人心头雄健的骨骼，那么湖水则是诗人心中灵动的血脉。透
过诗人笔下的一滴水，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大河、大海，甚至是一座城市和她的一代
代创业者，这背后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寓意：“以渺小为伟大/向人们昭示一种
生活的哲理/一种人的精神”（《一滴从上往下滴落的水》）。在《月的湖,湖的月》《湖
畔夜眺》中，湖水和月光融为了一体，月上的湖中红鲤游空，湖畔的月下江豚跳波，
神奇的画面映衬着作者诗心的清澈和诗意的弥漫，也倒映出诗人心绪的宁静与思
想的活泼。

时节主题包括《春天是一只竖起的耳朵》《时间考》等诗篇。春夏秋冬，四时代
序，追寻和丈量时间最为诗意的方式，便是从时节中追踪岁月的足迹。诗人将春天
喻为一只竖起的耳朵，以通感的方式将听觉与视觉、嗅觉、触觉等相互关联，用精微
的构思囊括往来古今的漫长时间，留给读者无限广大的思考空间。古迹主题包括
《建宁一碧穿南宋》《沂源考》《江布拉克的眼睛》《古都长安大年走笔》等，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关于长安的组诗。从初一到初五，诗人以极简的诗行对中华五千年的
历史进行着巡看。长安是诗人的故乡，也是中华文脉的祖源。组诗的篇幅虽短，但
打动人心的力量感却丝毫不减长诗。这其中蕴藏的是诗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领悟与回归。在以先贤为主题的《东坡的西子》《晨聆威尔第凯旋进行曲》等诗篇
中，诗人同样是“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诗作在形式上打破了东西中外的界限，在审
美上却保留了东方诗学的独特神韵。

诗集的第三辑多是诗人格物起兴进而内求于己的考镜心源之作，我们可称之
为人生路上的心灵叩问。如果用四组关键词来对这一辑的诗作风格或说是作者的
心灵底色进行概括，最恰当的词汇莫过于纯粹、洁白、澄鲜、沉雄。纯粹是优秀诗人
的共有特征，但王久辛的纯粹似乎又有着独树一帜的风貌，那就是他在创作中始终
葆有的童心。在《安睡考》中，这颗纯粹的童心表现为对婴儿般睡眠的向往，“一个
婴儿的睡眠所进入的时空才是真正的时空/没有概念/没有思想/甚至连色香味都
没有/只有无限的睡眠和睡眠的无限/在时空里无限地蔓延。”以童心观照天地万
物，便了无挂碍、一任自然，达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天地于一瞬”的创作状态，即诗
中所说的“像婴儿的安睡一样全不费吹灰之力/就凿开了人在文明发展至今的历史
的/城堡之坚固厚重的城墙。”

洁白是作者诗歌中出现频次极高的意象，“绘事后素”，一切诗情的渲染都要以
一颗素净洁白的诗心为基点，才能绘就异彩纷呈的锦绣篇章。在《克什克腾的白天
鹅》中，洁白是无限的深邃：“天地白冷至银月的深处/继续着白/继续着冷”，洁白是
无垠的安静：“极静/极净的极寒至八荒之极/大地一派/银白冷冽的凛冽之美”。在
《大觉山怀古中》，洁白是大道至理：“庞大的白/纯粹的白/巍峨的白/漫过了大觉
山/漫过了至白之神圣/使所有的纯洁凝成了/极寒的冰之极顶/遂成就了/纯粹之
至理”，洁白是无瑕节操：“白/白/洁白之操/乃情之极端的深爱/又寒于冰霜”。洁
白的底色不仅衬托了诗作修辞的绚烂，也为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突破创造了条
件。作者的创作不再有预设的情感和固有的模式，只是在诗兴与世界相遇的瞬间，
用极速流动的意识去捕捉电光石火般闪现的诗情，便足以连缀出令人心动和共鸣
的篇章。

就这个意义而言，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最终实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
主动和自由，也由此完成了诗歌格调的又一次跃升。不再拘泥于形式的诗作，造就
了澄鲜而沉雄的诗风。在《我确信我进入了月光》中，我们看到了“月和光它们在一
起纠缠/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并使我的灵魂有了花和香/月和光”；在《风声考》中，我
们看到了“有风无声的美好/像笃行不言的智者/博大/沉雄/渊深/浩瀚/且透明/纯
净/高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正是王久辛在诗集《蹈海索马里》中带给我
们的又一份惊喜而悠长的阅读体验。

（作者系诗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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